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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2012年1月底，法学家张千帆以“每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价值与尊

严”为由，写了一篇名为“废除死刑从经济犯开始”的时评，引来一片争议，
其中不乏非理性的攻击。这让张千帆很意外。他选择接战，写下《死刑不
足以震慑贪官》一文，将问题引向贪官产生的制度原因上。在具体的制度
层面，解释社会矛盾的形成，以及可能的解决之道，把问题导向对制度的
反思，而非纠缠于人性之恶，正是他作为一位宪法学家的分析模式。

刚刚过去的2011年，也是张千帆论著的丰收之年，他出版了近十种
学术著作。其中一本随笔时评集名为《宪在：生活中的宪法踪迹》，蕴意
宪法就在生活中，而非可望而不可即的抽象理念。他自己则在2011年
走出书斋，亲自调查一起上访案件。

张千帆的2011年年度总结，题目为“让参与成为每个人的习惯”，倡
导用良知与勇气，承担责任捍卫权利，方可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

张 千 帆 生 于 1964 年 ，
1980 年，16 岁的他高分考入
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毕业
后，通过“卡斯比”考试，留美
攻读生物物理，1989年获卡内
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
士。80年代中后期，国内改革
正热潮涌动，他自觉理科不能
直接发挥济世之用，便从零开
始转入文科的学习。

因经济条件受限，他一
度以旁听的方式学习法学，
自谓落魄而充实。1995 年，
他获得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

分校政府学院的奖学金，
1999 年拿到博士学位后，结
束 16 年的美国留学生活，回
国任教法学。故而有人笑称
张千帆为国内最深谙物理学
的法学家。

在美留学期间，张千帆
读了大量法学、政治学、哲学
等领域的著作，并做了细致
的笔记。回国后，海运了 36
个书箱子，他父亲看着他一
箱箱往楼上搬书，感慨说有
点悲壮，而他自己则为其中
有大量自己的笔记本而欣

然，谓其为留学美国的遗产。
张千帆于 2000 年出版

的《西方宪政体系》，是国内
第一本系统完整介绍西方宪
法、宪政体系的拓荒作品。
那一年，也正是中国当代宪
法学转型的重要年份，之前
学者多用功于论证当前宪法
之优，为其唱赞歌多于责谬
纠偏。而之后，随着国外相
关作品的引入以及国内学界
对权利讨论的深入，开始自
成体系，政治教育的色彩
渐褪。

最深谙物理学的法学家

2001 年，中国出现了第
一例将《宪法》引入司法审判
的尝试，让宪法学界为之激
动，期待《宪法》保障的权利，
能在制度层面落实。然而之
后《宪法》还是没有进入经验
层面，仅仅停留于文本之法。

2007 年，重庆最牛钉子
户手持《宪法》抗议拆迁，张
千帆为之一振。中国宪政之
初，往往是知识精英怀着极
大热情引入西方宪政制度，
而超前于民众的宪政意识。
时至今日，制度与民众的意
识，孰前孰后，则已发生了巨
大变化。他开始写时评，用

言论介入现实，以期引发更
多宪政思考。

作为宪法学者，张千帆
在国内遇到的最大挑战，即
是中国没有宪法案例可研
究。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
所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
而非逻辑。张千帆在持续介
绍国外的宪法与宪政现状之
外，他能做的就是关注、评论
国内重大社会事件，那些推
动制度改革的社会事件，让
他对民间的宪政精神充满乐
观期待。

近年来，公共空间里对
社会批评的力度，对制度的

反思，日益深入。但张千帆
发现，人们的习惯思维还是
批评政府的功能失灵或不作
为，而不是告诉它应该做什
么。在一个制度与道德不能
互济的社会，争取受到作为
人的礼遇，避免可能存在的
非人性伤害，需要靠个体的
积极争取，而不是消极等待。

张千帆曾拟马丁·路德
金的名篇，作《我有一个梦
——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
人》，呼吁每一个中国人都不
要忘记做人的尊严，无论是
官员，还是学者，还是普通民
众，“我欲仁，斯仁至矣”。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

宪政的理想模式，简单
而言就是，独立理性的人们，
通过契约的形式，各自让渡
自己的权利与自由，组建一
个依法治理的社会，由宪法
来保障人的权利并制约政府
的权力。其本质是一种持续
的制度设计的理性对话。然
而中国百年宪政历程，民众
旁观多于主动参与，时有繁
花满枝转眼即空的悲剧。

2009 年，张千帆参加由
蔡定剑先生主持的宪政讲堂
（中国政法大学），作了名为

“为什么五四运动没有产生
中国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
当时与他一起做讲座的一位
教师直言不讳，批评他是站
在一个“西洋的观审立场来
观审中国的问题”。

失望之余，他以冷幽默
的方式回应：“我在美国穿着
从中国带过去的布鞋，我在
国内这件洋西装很少穿，保
证比你穿得少。”

那一次演讲，张千帆讨
论的是，美国的政治斗争可
以产生制度的改革，而中国

自古多政治斗争，却沦在一
乱一治专制循环中，缺乏利
益妥协与权力制衡，而久居
传统社会，人们对制度也无
改造的热情，只是对利益与
权力充满热望。

告别臣民，成为积极的公
民，是最近几年张千帆呼吁最
多的理念。有怎样的人，就有
怎样的制度与社会。若每一
个人都有明确权利意识，有独
立思考的自觉，追寻事实与真
相的热情，关心公共生活，关
于人性与尊严，就不是梦想。

告别臣民的尝试

从传统文化中追寻复兴
2011 年的小悦悦事件，

刺痛了张千帆。事件发生
时，他正在加拿大执教，国人
的冷漠不作为，让他情难以
堪。逢辛亥百年，公民参与
已是公共讨论的焦点议题，
但参与却不能轻易实践于生
活，现实与理念的反差，令人
困顿。

一如以前的分析逻辑，
张千帆没有从道德层面加以
谴责，人格的塑成，有个人因
素，亦有文化与制度之因，他
把后者的关系疏离出来，讨
论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

国使命。认为中国不知不觉
间染有一种悲剧人格，畏于
权势，于懦弱中追捧激进，于
盲从中轻狂，深感渺小故无
作为并将社会希望寄予个人
之外。

健全的社会，由健全的
个人组成。中国式悲剧人
格，若不改变，难任良性的社
会制度设计参与。而改变，
即是从人自己开始。这似乎
又绕回鲁迅之改造国民性的
命题。

所不同的是，张千帆并
不将其看做难除的痼疾，他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
儒家、道家、法家，都是有健
全人格的想象的，国人要做
的是追寻复兴而非全面改
造。这些内容，是他即将出
版的《为了人的尊严》一书的
主要内容。

年未过半百的张千帆，
已是满头白发，他说每个人
心中都有一盏灯，都希望过
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而这
正是社会希望的所在。

本版采写
本报记者 朱桂英

“无论是作为官员、作
为学者还是作为普通公民，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真
实的自我问一句：我能做什
么 ？ 我 选 择 什 么 样 的 人
生？我们在一起可以过一
种 什 么 样 的 公 共 生 活 ？”

——张千帆

张千帆，1964年生于上海。1989年获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获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
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张千帆2011年出版作品：《宪在：生活中的宪法踪
迹》、《宪法学讲义》、《宪政原理》、《权利平等与地方差
异》、《美国联邦宪法》、《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


